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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人们把荣念曾称为香港戏剧界的哲学大师，似乎不为过。在很多人

的心目中，他对这一代香港年轻人的文化养成意义深远。在这位大师看
来，戏剧艺术不应该是“速食”的“亚健康”状态，而是应该直接撕开人
们的身体，直达你的灵魂。

文 l 冷梅  图 l 资料

荣念曾
戏剧应该撕开身体直达灵魂

从1985年开始，荣念曾让“进念·二十面体”成为香港先锋戏剧的摇

篮。在他的戏剧世界里，中国传统的文化元素可以与当下的社会现实紧

密结合，他又不仅仅停留于话剧创作，涉猎广及漫画、电影、视觉艺术、装

置艺术。他常常用港人的开放思维，去探究这片狭小地域内复杂的文化

交融与撞击。

荣念曾

 Rongnianzen

未来的剧场一定不是现在的剧场，可能会出现

“虚移”，变成一个立体流动的剧场，舞台上演

员是根本不存在的人，可以抵达疯狂的状态。

荣念曾是香港文化艺术界是一个跳也跳不开的人物，鬼才导演林奕华在初

出茅庐时就遇到荣念曾，带着无比的兴奋和出奇的好感成了荣氏的“小跟班”，他

说，“荣念曾是我开启智慧的明灯”，而他在舞台上信奉的极简主义都源于荣氏的

启发；杨德昌也曾感慨刚开始拍电影时，荣念曾给过他很多帮助……

“进念·二十面体”便是荣念曾思维轨迹的参照体。他是香港艺术院团“进

念·二十面体”的创办人，这个创办于1982年的香港实验艺术团体被孟京辉视作

“代表了香港戏剧界的最高水平”。林奕华、黄耀明、刘以达、迈克、欧阳应霁、周

耀辉……香港艺术界名流几乎都与这个团体有过紧密关联，正因为这样，荣念曾

被一些人誉为“香港文化教父”。

“进念·二十面体”的名字代表了诸多意象：“蓝与绿之间”、“擅长手工艺创作

的印第安少数民族”以及“传播力强的细菌”，弦外之音都代表了不受框框束缚的

艺术理念。他把这视为一场实验，要实验在剧场这个空间之外各种做不到的事。

此次，第十六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荣念曾第一次受邀成为今年艺术

节“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暨青年艺术创想周”的艺术顾问。也许，他可以不用做

得更多，轻轻松松走走过场；但是依照被外界传言的“让人躲着走”的超强行动

力，荣念曾一定不会放任一次电光火石碰撞的两岸文化互动。

预言真的被奇妙般印证了。荣念曾现身上海之后，便开始马不停蹄、大刀阔

斧地给“扶青计划”中的11个青年艺术团体上“猛药”。今天没空？那就明天，不

行就后天。他规定每一组必须留出时间，对其进行一对一辅导。他把这些青年

艺术家都召集到一块儿，展开圆桌式的碰撞讨论，彼此互为评价，创造互动的平

台。虽然国内艺术院团“速食般”的创作环境并不被他看好，但你依然能看出在

他的执着背后，其实是肩负着促进两岸艺术交流的一种责任。

几日前，荣念曾在上戏剧院进行了一次公开讲座，他反复提及了戏剧生态这

个概念。在国内的戏剧圈，这似乎还是一个新语汇。作为一个客观的旁观者，他

对国内戏剧艺术的创作环境和创作生态，甚至是关于各种国际艺术节的生态，都

有着自己的理解——他强调传统与当代戏剧对话的互动性，并认为传统艺术家

其实并不需要限定于一个既定框架里表达，就算最传统的戏剧样式里也充满了

非常多的当代元素。而此后，我们和容年曾的独家对话，就在上戏剧院舞台后面

的一间小小的化妆室展开。他一袭黑衣，衣着随性而朴素；戴着黑框眼镜，斑白

的短须爬满脸颊，握手间真挚而有力，近观之下，显得和蔼又亲切。采访中，他时

不时开怀大笑，对国内的戏剧生态环境带着乐天派的期待，对国内戏剧院团和民

间工作室的发展之路指点江山，虽不乏批评之声，却言辞中的，语气诚恳。聊的话

题，即便让人正襟危坐，却会让人内心愉悦地接受一场文化洗礼。

“速食”之忧：好作品都需要磨练

Q：你觉得现在香港整个的艺术环境怎么样？

A：我觉得现在面对的是怎样把政府庞大的文化投入资源整顿好。这么多年，我们

都没有做过一个比较系统的自我评估。香港每年在文化领域投入的资金真的很多，比如

说戏剧学院每年就有大概2亿的政府支持，艺术节也投入很多钱。如何去整顿？一是先做

分析，再做整合。在整合文化资源的同时，还要一并考虑长远的关于文化发展的蓝图。这

其中就包括两岸和亚洲地区的文化交流；再回到人才培养，科技与人才的互动，一直到

艺术教育。现在更重要的是，在民间的艺术团体里面，最关心的还是硬件。因为硬件还不

够。我是觉得香港文化的长远发展，对整个大中华文化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台湾文化的

发展脉络，在有些地方与大陆的文化本质是很接近的，香港则是另外一个个体，它经历

过很多移民潮，变得像一个埠头一样，这也让它保留了这样的文化空间，在文化上其实最

有空间去做辩证。

Q：香港国际艺术节也经常邀请国内的艺术家去展演，它会不会让你对国内这

些戏剧导演群体有更多了解？

A：我对香港艺术节有很多评议。我在想，你委约一个艺术家，应该考虑的是这个

艺术家的长远发展，不是委约一次就完了。当然，很多艺术家永远是在穷困潦倒的边

缘，能够委约一次已经很开心了，不会更多思考长远的发展。我觉得许多好的作品，都

需要一个磨练。比如在美国，你先要在外外百老汇演出，再到外百老汇，最后到百老

汇，要经过很多考验和提升。但是，国内目前的现状还是太“速食”了。也许，你会说经

过一个短期集训，处于某种压力之下的创作可能有瞬间爆发，但是从长远来说，不是很

健康的。当然，我们也不是要用外国的准则来圈定中国的发展。中国会有一个自己的生

态来处理这种问题。

Q：你的意思是整个国内的艺术创作环境还是有些亚健康？

A：我举个例子，就拿这次上海国际艺术节的扶青计划说事吧，我是来帮忙的，也

看到这些年轻艺术家排戏的情况。我特地想过来给他们一些建议，结果今天这个人没

空，明天那个人也不在，那我怎么给建议？我后来才知道他们非常忙，但是如果不能把精

力全部放在创作上，就有点吃老本了。

Q：这是您第一次参与“扶青计划”，在督导这些青年艺术家的创作时，有什么

体会？

A：我通常都会问他们，为什么会来参加艺术节？他们的回答，有些比较调侃，说自

己为了三万或者五万元的扶持资金；有些人认为借助这样一个平台，可以发出自己的声

音。比较少的人会说，我其实是想来观摩其他人的作品，想来了解其他人在干嘛，想跟其

他人有一些互动。这种想法的人很少，这却是我的愿景，我其实希望“扶青计划”，应该是

青年与青年之间大家互相扶，而不是由一个老人去扶。因为他们都知道问题在哪里，只

不过没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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